
    聖樂.音樂.文化

教會是召來的會眾，音樂也必須分別，與世俗單求耳目之
娛的音樂不同。

教會音樂的目標，是敬拜神，教導人。聖經給我們看見，
從摩西歌頌神救恩的“紅海之歌”（出一五：1－18），到進迦
南前的警教訓誨（申三二：1－43），都是這樣的意義。

在古時，先知傳的神諭，預言，是以詩歌的形式。正如詩
篇中所教導的：

我的民哪，你們要留心聽我的訓誨，
側耳聽我口中的話。
我要開口說比喻，我要說出古時的謎語；
是我們所聽見，所知道的，
也是我們的祖宗告訴我們的。
我們不將這些事隱瞞，
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祂的能力，
並祂奇妙的作為，述說給後代聽。(詩七八：1－4)

基督教會，在現代聖詩興起之前，主要的歌唱詩篇。
在初期教會，使徒保羅吩咐教會說：“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15,16)可
見他所說的，是當時教會的情形。

奧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在未信主以前，在米
蘭大教堂，聽主教安波羅修(St. Ambrosius, c.339-397)講
道，和他自己編寫給會眾唱的詩歌。奧古斯丁說：“即使人存
心抗拒主教的講道，但詩歌會飄進人的心裡。”

英國詩人牧師赫柏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
有一首詩：

  教會音樂                   George Herbert

甘美中最甘美的，我感謝你。當不歡愉
經過我的身軀傷害我的心靈，

你帶我去你那裏，在你歡樂的家
給我一個優雅的住處，



現在我行動脫離軀殼，
隨著你的翅膀升降翱翔：

我們同在一起相愛生活，
你說，有時神幫助可憐的君王。

安慰，我將死；如果你離開去，
我必定死亡，且更長遠無望：

若我有你同行同往，
你知那道路和門通往天堂。

好像是現代的獨裁者，發現音樂可以影響人心；其實，古
人早就認識音樂可以移風易俗。

    音樂對文化的影響

孔子主張以“仁”為人的根本。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意思是說，禮樂固然可以陶冶人的性情，
但如果沒有仁，就沒有辦法了。（論語“八佾”第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曒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這是孔子的音樂
理論。
孔子又比較舜的“韶”樂和周武王的音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這表示他喜歡
的是雍容太和的音樂。

他不僅能欣賞，會分辨，也熱愛好的音樂，合他理想的音
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論語“述而”第七）他又說：“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反對淫靡的“鄭聲”，以為應該禁止。也許，後來鄭國

的賢大夫子產（公孫僑），改革了樂風和政風。
無疑的，孔子是偉大的編輯，也是音樂理論家，欣賞家。

不幸，他所編訂最古的音樂教科書：樂經，沒能存留下來。

墨子提倡博愛，尚儉，儒家攻擊他反對音樂。其實，他反
對的，只是貴族的淫逸享樂，不顧人民死活。

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
以拊樂如此多也。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墨子“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很知道音樂的功能。他說：



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之變盡
是矣。…夫聲音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
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
和兵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如是，則百姓莫不
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
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
                            荀子“樂論篇”第二十

荀子主張中平肅壯的音樂，以為對國家的安定有益；而且
把音樂分為“禮樂”與“邪音”。可惜，他的理論未見實現。
呂不韋是精明的政治家和理論家。他認為音樂不僅能移風

易俗，還能夠關係國家盛衰安危。因為音樂是發自內心，也能
夠影響人心，可以觀察國家社會的前途。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
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
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
以論其教。       呂氏春秋“侈樂”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
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俗而知其志，觀其
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
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    呂氏春秋“音律”

話雖然這樣說了，但以後的當政者，沒有誰真正著意音樂
教育，只是以法治國。可見人只是求速效，關心明顯的事，並
不從事迂闊看不見的人心問題。

    聖與俗

音樂是世界性的語言，沒有界域的分別。所不同的，只是
使用的方法和對象。
福音傳入以後，中國教會的音樂，自然多是翻譯自西方。

然而也有華人作的詞曲。普天頌讚詩集中，就有幾篇華人的作
品，而且水準很高。

在二十世紀初，北方的教會有大復興。教會提倡自立，自
養，自傳，會眾也唱本土調的詩歌。採自民間歌謠曲調，或中
國古典曲，如：“雨打芭蕉”，進入教會靈歌；其中“梅花三弄”，
因為其活潑生動，則被採為流行歌曲“桃李迎春”的調子，竟同
時被編成思慕主再來的詩歌；還有“蘇武牧羊”的曲調，竟也配



上經文或基督教詩歌。一般稱為“山東調”的這類詩歌，實際上
在北方各地都有流行，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傳播效果也不錯。

正如在西方的大復興，詩歌常發生催化作用；在中國，宋
尚節等領導的復興運動，好些簡單易學的短歌，特別是經文短
歌，有很大的幫助。蘇佐揚創作的天人短歌，曾到處風行。可
能後來有人覺得不夠風雅，或不夠洋化，所以就不夠屬靈，也
許是洋人老闆不嘉許鼓勵，漸漸衰落。

古典與現代音樂的分野，只是相對的。
教會音樂，並不是端在盤子裡的菜式，而是經過逐漸演進

的。初期教會的音樂，是單調的唱頌(Chant)；到中世紀，加
上了對唱(Antiphony)音樂；至於多聲部的 Polyphony，則
是文藝復興期間和以後的音樂。器樂方面，也逐步進展，包括
在合唱和交響樂中。

宗 教改革， 帶 來 教 會 聖 詩 的 興 起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雄壯的“我的上帝堅固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振奮多少靈魂，共同獻身於偉大的改
革運動。實際上其調是採自民歌，配上了新詞。

近代英文聖詩之父華慈(Isaac Watts, 1674-1748)，把
信徒創作的聖詩，普及於教會敬拜。如：“主治萬方”(Jesus
Shall Reign Where’er the Sun)，“千古保障”(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幾乎是每一教會頌詩中都可找到；其“
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配以韓德爾的曲，更是相得益
彰。

敬虔的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則是
聖詩曲調的先驅。教會通用救主耶穌受難“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即是採自巴赫作品。他在每首歌曲的結束，
總是寫上“榮耀惟歸於神”(Soli Deo Gloria)。這是多麼正確的
態度，真可配稱為“聖詩”。

德 國 作曲家韓德爾 (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
1759)原為歌劇作家，他最初的作品是歌劇 Almira(1705)，
後 來 到維也納和 意 大利各地。 到倫敦後 ， 他 作了歌劇
Rinaldo(1711)，極為成功。自 1712年就住在英國，並於
1726年歸化為英國籍民。他著名的彌賽亞(The Messiah)，
於 1741年八月完成，而於 1742年四月 13日正式演出。
韓德爾長於歌劇。他把“聖樂”歌劇化了，或說是新的作風。

他在藝術和生活方面，聲譽一直都保持很高；只是少數保守派
譏諷說：“韓德爾？醜劇！”(Handel?  Scandal!”)是因為不欣
賞他的創新風格。

在這方面來說，他消弭音樂的聖俗之分，既挽救了衰微的
歌劇，也融合了古典和新音樂。



查理.衛斯理(CharlesWesley,1707-1788)，創作的聖詩
約八千首。他的目的，是給基督徒公眾讚美，更是為了建立信
仰的教導。在這兩方面，都看見實際的功效。

他的哥哥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雖
然只寫了二十七首聖詩作品，但喜愛牧師詩人赫柏特的詩，把
六十多首給改寫，收入聖詩集出版。
約翰精通音律，但他注重詩歌的教導功能，反對作表演藝

術。因此，他不喜歡分部輪唱，以為獨唱最能夠感動人，也贊
成會眾齊唱歌頌神，也造就人。他說：“如果唱聖詩的時候，
在欣賞詩的韻調，過於思想其中的意思，那就是犯罪。”對於
現代人來說，定會以為太嚴格了些。

聖經說：“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
的讚美主。”（弗五：19）所說的是聖靈充滿的教會生活，才
可以流溢出“口唱心和”的讚美。
因此，也有人說：唱詩的時候，是犯罪最多的時候；因為

多是口唱而心不和，成為有口無心的謊言。這樣說來，可見歌
唱的人和歌唱的態度，是多麼重要了。         （上）

    詩歌對文化的影響

詩歌到底有曲調與歌詞，所以能夠表達明顯的意義，或暗
示的意義，如寄情高山流水等。
好的詩歌，不僅是表達對神的敬拜，而且可以造就會眾，

並流行於社會，改造文化。因為教會到底是在世界，而不屬於
世界，是屬靈的社會，也是社會的一部分。
歷年調查顯示：教會中最喜愛的聖詩，是“奇異恩典”。我

們在此需要說明，這首紐屯(JohnNewton,1725-1807)的古
老詩歌，流行到美國，經過改為通俗的調子，舊酒新瓶，才更
普遍的被接受。

教會詩歌，有許多是採用民歌的調子，也有取自名曲。但
也有教會詩歌，影響文化，以至成為國歌的。

英國的“天佑吾皇”(God Save the King)，開始於十八世
紀，作者不詳，可能為 Henry Carey,(c.1687-1743)；經於
1825年，定為國歌，是最早的國歌。其曲與詞的優美，浩大
磅礡，幾難以相信是出於一個島國。其曲調為幾首聖詩所採用。
獨立後的美國，於 1832年，波士頓的牧師司密慈(Samuel
Francis Smith, 1808-1895)，寫了“美利堅”(America)頌詩，
並且為國人所樂唱；這固然是由於其歌詞所表達的敬虔情操，
也表示一個好的曲調，成為宇宙性的資產。



最先制訂國歌的，是大英帝國。英國所用的“天佑吾皇
”(God Save the King)，開始於十八世紀，作者不詳，可能
為 Henry Carey,(c.1687-1743)；經於 1825年，定為國歌。
其曲與詞的優美，浩大磅礡，幾難以相信是出於一個島國。而
且其曲調為幾首聖詩所採用。獨立後的美國，於 1832年，波
士頓的牧師司密慈(Samuel Francis Smith, 1808-1895)，
寫了“美利堅”(America)頌詩，並且為國人所樂唱；這固然是
由於其歌詞所表達的敬虔情操，也表示一個好的曲調，成為宇
宙性的資產。

以後，國歌成為一個風尚，有國必有歌，也可能先有國歌
而後有國。蠻荒窮壤，也不能不聊備一格。
梵諦岡教廷，雖然小得算國已經夠勉強，但其國歌特別冗

長，也許其影響力還頗普及。
最新的國歌，是成立不久的歐洲聯盟，其國歌是取自貝多

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曲調，就是教會
也早採為聖詩曲調的“快樂頌”。而“奇異恩典”較早的調子，是
採貝多芬的 Emmanuel。
    德國的國歌曲調，是海頓(Joseph F.Haydn,1732-1809)
於 1797 年 所 作 ，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配 詞 。 如 果 聽 來 熟 悉 的 話 ， 是 因 紐 屯
(JohnNewton,1725-1807) 的 聖 詩 “ 美哉錫安 ”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也是同一曲調。
法國的國歌“馬賽曲”(La Marseillaise)，是萊斯禮上尉

(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於 1792年革命時所作
的。其雄壯昂揚，為許多國家所稱讚並效法。
日本的國歌(Kimigayo)，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作品。雖然

是日本歌詞，但其曲調先是 1869年由英國籍軍樂隊指揮建議，
後受德國籍指揮的影響。日本的國魂，是櫻花和武士道。輕薄
的櫻花，表明人生的短暫，是悲悽和勇壯的美，融合在一起，
表現於詩歌。不過，在國歌中的大和魂，是西化的。戰後，民
主的日本主張和平，連國歌的意義，也另有一番解釋了。
希臘以“自由頌詩”(Elftheria: Hymn To The Freedom)

為國歌，是一名年輕詩人。那古老的國家，國歌卻活潑勇壯，
是因為在十九世紀，從鄂圖曼帝國轄制下爭取自由，因而產生
了不朽的作品。

現 代 意 大利是嘉理 波迪 (Giuseppe Garibaldi,1807-
1882)畢生致力的功績。其國歌“Il Canto Degli Italiani: The
Song of Italians”是一首進行曲，精神的勇武，是自然的，也
為許多國家所效法。
    埃及原是最古的基督教國家，現在雖然以回教徒佔多數，
東正教會為人口的 10％以上，有人更以為可能高達 15％，或
更多。其國歌韻律，並不表現濃厚的回教精神。後來，經伊拉



克也用為國歌。如果泛亞拉伯聯邦出現，不無成為集體國歌的
可能。

1814年九月十三至十四日，華盛頓律師凱伊(Francis
Scott Key,1779-1843)目睹當時英國軍隊砲擊亨利堡(Fort
McHenry)，在憤慨之下，寫了“堅守亨利堡”的詩，成為表揚
美國精神的“星條旗”國歌。當時輿論認為血腥氣味太重；也有
人說“歌詞無人能記得，曲譜無人能唱。”以致這歌很少用於群
眾齊唱，是很獨特的事，當然減少群眾教育的意義。
蓓慈(Katherine Lee Bates,1859-1929)，教育家詩人，

所寫的愛國歌曲“美麗的美國”(America the Beautiful)，極
為國人所歡迎，幾乎成為國歌。

中華民國建立，採用五色國旗，章太炎建議，國歌用中國
最古老的“卿雲歌”：

卿雲斕兮  糾縵縵兮
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

這不僅太短，也可算難懂之極。到國民黨當政，改用其黨
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又是一個難唱難懂的歌。曲調立意
在莊嚴肅穆，但常流於沉悶無力。歌詞方面，則不斷有人反對
“吾黨”的黨字；雖然有人解釋為：“黨”是群的意思，如“鄉黨”一
樣，但缺乏說服力。
對日戰爭期間，出了不少抗戰歌曲，勇壯激揚，頗能振奮

人民愛國意識。其中如聶耳名曲“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立，採用為國歌。唱是容易唱了，而且以半拍起的“起
來！”非常精勁有力。只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著意
危機意識，不會永遠適合環境；不過，詩歌不能超越當時的背
景，也不能說是完全不合時宜。
檢看國歌集，發現國必有其歌，而且不少出自古典音樂，

或教會聖詩；也有是民歌，或進行曲。至少曲調都還過得去，
不像一般流行歌曲的不雅。可喜的是，人都知道甚麼是韻律的
美。不過，單從曲調來說，並不像古詩的表現其國風了。

至於教會詩歌，自然仍以翻譯為多，但國人創作的詩歌，
已經漸出現於詩集中。

西方常用的惜別歌“Auld Lang Syne”，見於不止一個配
詞的聖詩；受了電影傳播的影響，也流行成為“魂斷藍橋”。在
那時期，華人基督徒邵光創作的“漁光曲”，也為傳播界接受。
可見水準高的作品，是能夠不受限止的發展。
    近年教會流行的短歌，有人稱為“敬拜音樂”。可能的原因，
是要裨救講台失去信息的弊病。倒是黑人教會，他們長於歌唱，
而且情感表達真切，“黑人靈歌”還不無可取。



從好的一方面講，以往教會詩歌中，以“我”字當頭的為最
多；在這些短歌裡，情形改善了，普遍轉向神一方面。只是因
為短，或作者屬靈膚淺與文學程度限制，缺乏教育意義，不能
使人的心向上而深入，變成了唱者的自我發洩；於是一旦登台，
就表演起來，教會詩班成為歌手養成所。觀果知樹，就可以顯
明這種歌唱的問題了。

從聖經中的詩篇看，詩歌的意義，有歌頌讚美，祈禱，哀
悼，訓誨，預言等功能。自然詞與曲都應該配合，才可以達到
其目的，發揮所預期敬拜神，造就信徒的效果。

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文化的主調是混亂，或可說是“自
由”成為唯一的品德。音樂方面，則是無韻律。很難確定，是
文化的解組，促成那種無韻律音樂，或是無韻律音樂，促成文
化的解組；但英國女王冊封“披頭四”為“爵士”，對兩者都有幫
助，表示權威同意他們的趨向。所得的還報，是女王的家庭，
幾乎百分之百的子女離婚。另一方面，代表道德權威的教會，
則接受這種混亂，把無韻律音樂引入教會。

現今教會，有一個基本的錯誤路線，就是消費文化思想，
把敬拜商業化，投顧客之所好。他們的理由，這是群眾所喜歡
的音樂，而不問這是否是他們靈命所需要的，是否正確的。因
之流行的歌曲，內容很少教導作用，曲調則追隨社會歪風，常
是庸俗而輕薄，甚且陷於頹廢淫靡，或近於褻瀆。這樣，現代
教會即使有好的音樂，也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黃
鐘廢棄，瓦釜雷鳴”。難怪有人悲哀的說：教會是講台變成戲
台。就是邪樂代替聖詩的情形。
今天的教會，需要屬靈的教導，需要高尚的聖詩。不過，

像前引呂氏春秋所說的，音樂是思想的流露，因為水流不能高
於源頭，作者既沒有對神的肅敬，愛慕，也就無以造就信徒，
堅定，激勵心靈。其結果，不能使非信徒基督化，反使信徒世
俗化。這是教會應該考慮，甚至憂慮的。
還是在 1970年代，有人作過試驗：把兩盆相同的花，分

別放在兩個擴音器下；一個播放古典音樂，另一個播放流行的
現代噪音；給予二者光線，營養，水分都相同。經過了十天以
後，那向著播放古典音樂的植物，欣欣向榮，傾向播音器；另
一棵則遠背向擴音器，漸漸枯萎。植物如此，人何以堪！
另據統計：自噪雜的現代音樂流行以來，青少年不僅發生

耳聾者甚多，而且精神失常和犯罪率，都急劇升高；教會青少
年，則靈性低落，有些教牧且失去靈修生活，可見其影響了。
記得，有人說過：讓我決定聖詩的教導，給別人去打理神

學問題。可見詩歌在教導上的影響，絕不下於神學。除非你以
為信仰無關緊要，就必須注意教會音樂。
今天，教會有誰關心聖詩的方向呢？      （下）

注：以色列，印度，俄羅斯的國歌也可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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